
陈老 总 让 房
王震 学

“ 哎 ，我的
帐篷哪去 了？”

“他们 抬走
了。”

“谁？”
“ 这个 兵 站 的领 导。”
“ 为 啥子？”
“他们 说 ，不 忍心 叫你

在冰天雪地里 再搭帐篷。”
“那好，请 你 把他们 兵

站领导请 来，我和他谈判 谈
判，以求 ‘和 平解决 ’。”

这段陈毅元 帅在 某兵站
帐篷前 同 工作 人 员 的对话 ，
发生在五十年 代 的 一 天。
当时，赴西藏拉萨 参加庆 祝
西藏 自 治 区 筹 备委员 会成立
大会的 中 央代 表 团 团 长 、国
务院 副总 理 陈毅元帅 ，年 已
五十有五，身 患 着 高 血 压
病，按身 体 条 件，是不 能进
藏的。但是 他 为 了 国 家 的 统
一、民族 的 团 结、西藏的繁
荣昌 盛 和巩 固西南 边防，毅
然担 负 起 “我是 京 华 西 行
使，驱 车飞驰 数 万 里”的
“ 西 行使”重任 。

按照上路的 习 惯，他 每
到一处宿 营 地，总是 先要下
车看望随 团 的 各 族 老 代 表 相
兵站官 兵 后 ，才返 回 他的 途 中 “帅
府”。这天，他 返回 后 突然 不 见 自
己的 帐篷，因 此，边 派人请 兵站
领导，边 走进 了 警卫连的 帐篷 。

“报告！”
“ 请进。”

兵站领导 进 来了，“首长 ，
你太辛 苦 了。”他行过 军礼后 说 。

“你好 ！全站的 同志们 好 ！
应该 讲，真 正辛 苦的不是 我，而

是数年如 一 日 地坚持在这高寒缺
氧风雪高原上的你们。听说你们
把我的行 李搬走罗 。是吗？”陈
老总说着示意他坐下，站领导 满
有理由 地陈述 着不 忍心让 自 己 的
元帅在冰天雪 地住帐篷 的 心情。
陈老总 打住说：“谢 谢大家的 一
片盛 情，但应该是君子 动 口 不 动
手嘛 ！怎 么，你们 不 经我的 同 意
就强 加于人？这样不 太好吧。”

站长再三表 白 大家 的 一片敬

爱之 情 ，说 ：
“ 我们那 间 极为

简陋的小 泥屋，
尽管 条件很差，
但毕 竟 比 风雪 帐

篷稍 暖和一些。”陈老总 边
听边摇头微笑着说：“人有
敬意，须得领之。既 然小屋
巳腾 出来了，我又不 能寒你
们的心，人还是要 住的，但
不是我住，而是请 代表 团里
几位 少数 民族的 老 代 表 去
住，他们 的病情很严重。我
希望你们 照顾老代表，要 象
照顾 我一样的热 情。”陈老
总讲到这里 ，言犹尽而又意
不穷地敞开胸 怀说：“不 管
怎样讲，小 泥屋总 比风雪 帐
篷帐里要 暖和 一些。我住在
冰天雪 地的 帐 篷 里是 冷 了
些，但这 不 是坏事，它可 以
使我想到 ，我冷，我们 代表
团的八百多 人也都不 暖和 ，
更促进 我 把进藏工作做得更
好些 。你 讲讲，是 否有点道
理？”

“ 有。”
“好 ！祝 贺 我们 的 ‘谈

判’胜利成 功！”陈老总立
即站起紧 紧 地握住站长的 手。

三十多年过去 了，但这件
事总 在我 的脑际萦 绕 ，并使我
感动不 已 ，及至后来 ，我恭读
了《陈毅诗词选 》，看 见那亲
切的诗句 ，再想 当 日 陈老 法让
房之事，就更想见了 他那海 样
的胸 怀：“七 日 七 夜雪峰伴 ，
不苦 风沙乐 晶 莹。”

陈老 总 当 年 在进 藏路 上 ，每 天 晚 睡
早起 ，图 为 他 收拾好 行 李 ，在 风 雪 帐 篷
前等 待 上路。王 震 学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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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 有 人提 出 ，
要头 朝 下 走路 ，用 两
只脚 思 考 ，一 定 会被
认为 是精神 分 裂 患者
或痴 人呓 语。然 而 ，
在社 会现 实 的 某 些 方
面，头 足颠倒 ，本 末
倒置 ，于 常理 相 悖 谬
的事 却 又屡 见 不 鲜 。

好端 端 的 家 属
区，被 几 米 高 的 围 墙

横切 竖 割 ，如摆 迷 魂 阵 ；到 处 是 铁
门和 关卡 ，四 通八达 的 道路 大 都 成 了
死胡 同 ，进 出 不 便 倒 是 小 事 ，一旦 紧
急关 头 ，可 该 如何 是好……这 类 事 情
若画 成 漫 画 ，则是：鸡 兔 牛 羊 被锁 入
铁笼 ，而 豺 狼虎 豹 则 逍 遥 自 在 ，题
曰：如此 治 安 。

被颠 倒 的 何 止 于 此 ！
作贡 献 的 ，创 造 财 富 的 所 得 甚

少；挖墙 脚 的 ，帮 倒 忙 的 却 多 有 财
富。守 规矩 的 经 营 者 ，往 往 举 步 艰
难；不 地道 经 营 ，日 鬼 倒 棒 槌 的 却 每
每得 到 优 惠 和 照 顾。又 是 一 幅 漫

画：种 瓜 的 不 得
瓜，望 瓜兴 叹 ；
毁田 拔 苗 的 却 洋
洋得 意 ，手 捧 大
瓜。题 曰 ：如此

分配 。

被颠 倒 的 又

何止 于 此 ！
四项 基 本 原 则 是 千 均 国 本 ，却

被淡 化 成 一 张轻 飘 飘 的 标 签。政 治
同经 济 ，思 想 政 治 工 作 同 物 资 刺
激，孰 主孰 次 ，却 不 知 其 序。一 个
人精神 支 柱 没 有 了 ，血 肉 内 涵 被掏
空了 ，只 剩 下 一 具 空 空 的 躯 壳 ，然
后用 纸 做 的 人 民 币 支 撑 起 来。这 不
又是一 幅 漫 画 么 ？

漫画 是 夸 张 的 ，但 夸 张 中 蕴 含
着真 实 ！

笔者 不 是 漫 画 家 ，也不 想 在 此
摆画 展。只 是把 人 的 司 空 见惯 的 颠
倒略 加 集 中 展 出 ，以 期 引 起世 人警
觉。因 为 颠 倒 并 不 可 怕 ，可 怕 的 是
习惯 于 颠 倒。久 而 久 之 ，视颠 倒 为
正常 。

被颠 倒 的 ，应 赶快颠 倒 过 来 ！

送心

丹影

在商 洛 山 中 的 走亲
串友中 ，最富有情趣 的
要算是送心了。麦忙时
节，我回 乡 下休探 亲假
便遇上了 一年一度 的送
心日 ，除了分享小伙子
的欢乐外 ，还重温了 往
日送心 的乐趣。

六月 六 的 前 两 天 ，
村前 的土路上 ，一个个
穿戴入时 的青年小伙 ，
背挂包 的、担担 子 的 、
提篮子 的 ，满面春风 ，
迎着朝 霞 ，向 着丈人家
走去 ，那轻快的脚 步 ，
像坡那边刮来 的 山 风 。
因为 ，他们 的心早已飞
到了 山 的那边。按照这
一习 俗 ，订亲后 的未成
婚女婿 ，每年在麦 收后
的六月 初 六前 后 ，带 上
四十个用 当 年收 获的麦
面蒸成 的馍 ，去给丈人
家里 汇报 自 己半年来的
劳动成果 ，领略丈人家
的一片欢心。在晚霞渐
落，夜幕降临时 ，带上
丈母 娘送的礼物 和情人
送给 的爱物鞋垫之类 ，
悄悄 溜回 村庄 ，要是一
声张，就会被 同伴截在
村前 ，非要 看 你 的 爱
物，这样就少不了 他的
喜烟、喜糖、喜酒 ，还
给以后说笑 话 留下了 话

柄。
是他们 纯情 感染了

我还是其 它 什么 ，我也
想重温往事 ，便同 妻商
量着 在六月 六这天也去
丈人家送心。

该带什 么礼物 去送
心，这下犯难了 ，带糖
酒副食 失去了 送心的意
义，带蒸馍 又觉得太俗
气，最后 还是妻子 出了
主意 ，按 照她的 意见 ，
入乡 随 俗，除带糕点 和
糖酒 之外 ，还给丈人蒸
四十 卜新麦面馍。初五
晚上 ，妻子 和面 ，我烧
火，女儿高兴得连蹦带
跳，不 一会 ，袅袅 的炊
烟将麦面的醇香飘散在
村子里 的上空。这晚虽
比不 上初 恋时那 样的迫
切，但村前那隐隐的 山
峦，却 使我陷入了 初 恋
时的遐 想。

六月 的商 洛 山 ，是
诗是画。我们送心了 。
霞光给山 路上涂上一层
玫瑰色，山 风习 习 ，鸟
儿歌唱 ，我 们 一 家 三
口，沐浴 着 灿烂 的 霞
光，向 丈人家 走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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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　泉　之　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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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了 宝 鸡 ，列 车似
一支绿色响 箭 ，射 向 河
西走 廊。灰 濛濛的 雾
气，裹着冬 日 的荒坡秃
岭，太阳无 力 照 耀着 。
散落 的 村 庄 ，卧 在 坡
下，荒凉 中 隐 现生命的
繁衍不 息，这 里就是古
丝绸之路 ，汉唐使者 艰
难出 使西域之路 啊 ！

我离开古长安时 ，
无人劝我更 尽一杯酒 。
朋友 和家人倒 是劝我多
带衣服 ，说 酒 泉 地 方
冷，其实不 然。酒 泉 城

不大 ，象一颗小小 的 明
珠镶在 祁连 山下。太阳
似乎特别 惠顾 这儿 ，照
在人身上 ，暖融融的 ，
直教人想入睡。下午一
点多 钟 ，我沿着一 条 古
老的街道 ，来到 酒 泉公
园。或许不逢假 日 ，园
内游人寥寥。进 门 迎面
一牌楼 ，上有一匾 ，刻
着“浩气英 风”四 字 ，
反面是 “功 昭 日 月 ”。
往前 ，遇一喷泉。这就
是酒 泉名 字的佐证 了 ，

泉眼有碗 口 粗 ，终
年不歇 ，朝
外喷水。四
围一蓄水池，
深约二米
许。池 内 始
终保持一定
的深度 ，这
是因 为 ，有
一流槽将水
池入另一湖
中。水清冽
见底 ，叫酒
泉，真是名
符其实。池
边一石刻 ，
上刻 李太 白
诗一首：天
若不爱酒 ，
酒星 不 在

天。地若不 爱酒 ，地若无
酒泉 ？

世传 ，西汉骠骑将
军霍去病 出 师 抵 御 匈
奴，驻兵于 此 ，屡建战
功。武帝赐 御 酒 犒 赏将
军，将军不愿 独饮 ，却
又酒 少人 多 ，于 是 ，将
酒倾入泉 中 ，与兵士 共
饮之，遂称 酒 泉 。

这段传说 ，姑且不
论真假。霍将军人缘一
定不错 ，用 现代人 的语
官，和群众关系必定十
分融洽 ，否则也不会留
下这段 优美 的传说 。想
来霍去病 还是聪明 ，虽
功在全举 ，独饮皇上一
坛酒 ，这本算不 得多 吃
多占 ，他却 怕醉倒 在功
劳簿上 ，别 说 再 建 新
功，恐怕连原有 的功劳
也叫人遗忘。于是 ，酒
入泉 中 ，只可与兵士醉
天醉 地 ，不 醉 自 己
心，才不误军机大事。

泉水 自 然 长 流 不
断，这美丽 的传说也就
随泉水流下来了。想起
刚进 园 门 那 牌 楼 上 的
“ 浩气英 风”和 “功 昭 日
月”，就是后人对霍将
军的讴歌。我 来酒 泉 虽
没饮到 当 地的 名 酒 ，但
能欣赏到 这段传说 ，先
自醉 了。这或许就是人
们常说 的：醉 翁之 意不
在酒 吧 ！日新月 异 （剪 纸 ）　高学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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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食 鼠 已有很悠久的历 史 。
在50万年前 的 “北京人”洞 穴遗址
的灰烬中，留存着大量烤焦了 的老
鼠骨头。美 国 考古学家在安第斯山
下挖掘到 一万二千年前 的 印 第安 人
遗址，也 出 土了大量被人啃咬过的
鼠骨，这证 明 古印 第安人也 是猎 鼠
吃的。周 代的 中 国，新鲜 鼠 肉 已成
为市场上交易的商品，统治者吃 鼠
肉渐 渐吃 出花样，进而 腊 制 鼠 肉
干。在汉代马王堆二号墓 以及河北
中山 靖王刘胜墓中 ，都挖出过坛封

肉干。据文献记载，明朝京师以
鼠为 美味，天寿山 北面的黄花 镇所产黄 鼠，甚至
可以入御膳 。

广东、广西一带，谈起吃 鼠，人 们 津 津 乐
道，一些菜市摊档里 能买到活老 鼠。鲜 鼠 肉堡黑
豆营养丰富，炒生蒜 味道鲜美，晒成 鼠 肉干用 油
炸着吃 香脆可 口 。老 鼠脯是福建山 民款待贵客的
佳肴，比清蒸鸡好 吃得 多。近年来，山西省在开
发鼠类资 源方面 已 在我 国北方居领先地位，不 但
众多 的人爱吃 鼠 肉，还 涌 现了 一批加工 鼠 肉 的专
业户。平鲁 县下水乡 农 民解文礼一年 灭 鼠1.1万
只，收 入5000元，并 向广 州市场 提供了400余 斤
腊制 鼠干。临 猗县三管 乡 王国 强等农 民开厂制作
鼠肉 罐头，红烧、五香油 炸、医用 心肝肺等 品种

罐头 日 产 量达到1000多 瓶。遐迩 闻名 的 台 湾 “老
鼠街”，以 料理老 鼠 肉作为 号 召 的十多间 店铺烹
调颇 有特色，红烧、清 炖、葱 爆，此外还 有麻油
老鼠 和三杯 鼠 肉 等。食家在饱尝 口 福之余，都说
鼠肉 有壮 阳滋 阴 的功效。在广 东 和福建，有人甚
至将 活生生的仔 鼠 吞入肚 内 ，据说 既补又治 病。

时至今 日 ，非 洲达克 鼠成 了 家养 肉用 动物 ，
其肉贵 于牛羊猪 肉。美 国 阿拉斯加州 的格 兰屯养
鼠场，每年 向 餐馆提供300吨 鼠 肉。美国 亚利桑
那州 的一些教授和学生组织了一个吃老 鼠协会，
专门 捕食荒野 里 的老 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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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临 锡 惠 最 佳 处 ，绝 秀 风 光 满 眼 收。
浪伴 渔 歌 美 天 籁 ，千 帆 争 渡 写 风 流 。


